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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梯形模糊数引入环境健康风险评价领域，构建了城市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模糊模型，提出了健康风险等级判别方法和具

有模糊化特征的风险等级判别标准． 同时，选取重金属 Zn、Pb、Cu、Cd 和 Cr 为评价因子，将基于梯形模糊数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和风险等级识

别方法应用于合肥市城区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中． 结果表明，地表灰尘中 Cd 和 Cr 的致癌风险均很低，期望值分别为 1． 49 ×

10 －9 和 2． 75 × 10 －7，低于美国环保署( US EPA) 推荐值 10 －6 ; Cd 和 Cr 致癌总风险对Ⅰ级风险的隶属度为 0． 927，因此属于极低风险水平． 儿童

的地表灰尘重金属非致癌总风险期望值为 1． 888，超过了安全阈值 1． 0，而成人的非致癌总风险期望值仅为 0． 278; 儿童和成人健康风险的主要

暴露途径都是手-口直接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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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denoting exposure factors as trapezoidal fuzzy numbers，fuzzy assessment models were developed to calculate exposure dose and characterize

the health risk of heavy metals in urban dusts． In addition，a new classification model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with seven grades for cancer risk are put

forward． As a case study，the models established above were employed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Zn，Pb，Cu，Cd and Cr in urban dusts from

the city of Hefe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ected values of cancer risk for the carcinogenic metals Cd and Cr were 1． 49 × 10 －9 and 2． 75 × 10 －7，

respectively，lower than the soil management standard of the US EPA ( i． e． 1． 0 × 10 －6 ) ． The GradeⅠtotal cancer risk for Cd and Cr reached 0． 927，

suggesting that the annual cancer risks were extremely low and could be neglected． The expected value of total non － cancer hazard of the five heavy metals

for children reached 1． 888 and exceeded the safety threshold value ( i． e． 1． 0 ) ． But for adults，the expected value was just 0． 278 and far below the

threshold value of 1． 0． In Hefei，the highest levels of risk for all the elements included in the study seem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route of ingestion of

dust particles．

Keywords: Hefei; trapezoidal fuzzy number; urban dust; heavy me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1 引言 ( Introduction)

近年来，环境健康风险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

注，并成为环境科学、生态毒理学等领域研究的热

点之一( Acosta et al． ，2009; Aelion et al． ，2008; 常静

等，2009; 丁 昊 天 等，2009; Greti c＇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8; 李如忠，2007) ． 总体上看，对于受体( 人

群) 环境健康风险的度量，国内外一般都是根据暴

露量计算模型及有害物参考剂量或斜率因子，采用

确定性方法量化风险大小． 显然，相对于复杂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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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评价系统，确定性评价模型

很难客观、准确地揭示风险特征，甚至可能导致风

险失真． 为此，一些学者从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系统

的模糊性着手，采用三角模糊数模拟和表征环境健

康风险( 李如忠，2007; Shakhawat et al． ，2006) ，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但研究也发现，当暴露模型参数具

有峰值较宽的分布特征时，三角模糊数模拟和表征

模型 参 数 将 可 能 带 来 较 大 误 差 ( Ronald et al． ，

1997) ，从而限制了模糊模型的使用． 而且，已有模

糊评价也只是针对水环境介质，对于地表灰尘健康

风险则还鲜有研究．
城市地表灰尘健康风险评价是近年来国内外

研究 的 一 个 新 课 题 ( Acosta et al． ，2009; Aelion
et al． ，2008; 常静等，2009; Charlesworth et al． ，2003;

De Miguel et al． ，2007; 方凤满等，2010; 郑小康等，

2009) ． 由于所处环境界面的特殊性，城市地表灰尘

成为包括重金属、多环芳烃等在内的多种污染物的

“源”和“汇”． 在一定的动力条件( 如风力、机动车碾

压及人群活动等) 作用下，灰尘颗粒物经再悬浮过

程进入大气，成为危害环境系统和人类健康的重要

环境介质( Lioy et al． ，2002) ． 梯形模糊数是模拟、评
价、决策领域常用的模糊数，对于峰值相对较宽的

参数分布有着很好的拟合效果． 事实上，在环境风

险评价系统中，多数暴露参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较

宽峰值的分布特征．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梯形模

糊数引入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提出

风险等级识别方法和风险等级评价标准，以期为环

境健康风险不确定性分析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2 基于梯形模糊数的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模

型( Fuzzy assessment model for health risk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based on trapezoidal fuzzy number)

2． 1 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模型

根据地表灰尘在城市地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特征，可以将地表灰尘重金属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

概括为 3 种，分别是经手-口途径直接摄入、经呼吸

系统吸入和皮肤接触等，相应的暴露量计算公式分

别为 ( Ferreira-Baptista et al． ，2005) :

Doral = c ×
IRoral × EForal × EDoral

BW × AT ( 1)

Dinh = c ×
IRinh × EFinh × EDinh

PEF × BW × AT ( 2)

Ddermal = c ×
SA × SL × ABS × EFdermal × EDdermal

BW × AT ( 3)

式中，Doral、Dinh 和 Ddermal 分别表示经手-口途径直接

摄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途径的长期日平均暴露

量( mg·kg －1·d －1 ) ，c 表 示 地 表 灰 尘 重 金 属 含 量

( mg·kg －1 ) ，IRoral 表示经手-口途径摄入灰 尘 速 率

( mg·d －1 ) ，IRinh表示呼吸速率( m3·d －1 ) ，EForal、EFinh

和 EFdermal 分 别 表 示 3 种 途 径 的 年 暴 露 频 率

( d·a －1 ) ，EDoral、EDinh 和 EDdermal 分别为 3 种途径的

暴露年限( a) ，BW 为平均体重( kg) ，AT 为对致癌或

非致癌重金属的平均暴露时间( d) ，PEF 为颗粒物

排放因子( m3·kg －1 ) ，SA 为暴露皮肤面积( cm2 ) ，SL
为皮肤黏着度( mg·cm －2·d －1 ) ，ABS 为皮肤吸收因

子． 对于非致癌污染物，利用式( 1) ～ ( 3) 可以直接

计算成人或儿童在 3 种暴露途径下的灰尘重金属暴

露量．
单个重金属在某一暴露途径下的致癌风险，可

以根据暴露量与致癌斜率因子( SF) 的乘积得到，即

R isk = D × SF ． 对于多种重金属暴露情形，上述 3 种

暴露途径的致癌总风险可以表示为:

R isk = ∑
m

i = 1
［Di

oral × SFi
oral + Di

inh × SFi
inh + Di

dermal ×

SFi
dermal］ ( 4)

式中，变 量 m 表 示 致 癌 重 金 属 种 类 数 目，SFi
oral、

SFi
inh 和 SFi

dermal 分别表示第 i 种重金属对应各暴露途

径的致癌斜率因子( kg·d·mg －1 ) ． 与非致癌污染物

不同的是，式( 4 ) 中重金属暴露量实际上是将个体

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量平摊到整个生命周期的

终生日均暴露量 LADD( Lifetime average daily dose，

简记 为 LADD ) ，具 体 计 算 方 法 见 文 献 ( Ferreira-
Baptista et al． ，2005) ．

对于 非 致 癌 风 险，一 般 采 用 危 害 商 ( Hazard
quotient，简记 HQ) ，即暴露量与参考剂量( RfD) 的

比值来度量，表达式为 HQ = D /RfD ． 于是，可将 3
种暴露途径下多种重金属非致癌总风险 ( HI ) 表

示为:

HI = ∑
n

j = 1
HQ j = ∑

n

j = 1
［Dj

oral / RfD
j
oral + Dj

inh / RfD
j
inh +

Dj
dermal / RfD

j
dermal］ ( 5)

式中，变量 n 表示非致癌重金属种类数，RfD j
oral、

RfD j
inh 和 RfD j

dermal 分别表示第 j 种非致癌重金属经

手-口接触摄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途径的参考剂

量( mg·kg －1·d －1 ) ．
2． 2 梯形模糊数

梯形模糊数可以用 4 个一组数表示，如 槇A =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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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a2，a3，a4 ) ，其中 a1，a2，a3 和 a4 为实数，且有 a1

≤a2≤a3≤a4，相应的隶属函数表达式为 ( Ronald
et al． ，1997) :

μ A
～ ( x) =

0， x ＜ a1

( x － a1 ) / ( a2 － a1 ) ，a1 ≤ x ＜ a2

1， a2 ≤ x≤ a3

( a4 － x) / ( a4 － a3 ) ，a3 ＜ x≤ a4

0， x ＞ a













4

( 6)

式中，a1和 a4分别称为梯形模糊数的下限和上限，a2

≤x≤a3 称为相对最可能值区间． 当 a2 = a3 时，梯形

模糊数 槇A 退化为三角模糊数; 而当 a1 = a2 = a3 = a4

时，槇A 完全蜕变为一般实数．
在定量化计算中，一般都是利用 α-截集技术

( Ronald et al． ，1997) ，通过将梯形模糊数 槇A 转化为

与一定可信度水平相对应的区间数进行计算，即

Aα = ［Aα
L，Aα

R］ = ［( a2 － a1 ) α + a1，－ ( a4 － a3 ) α +
a4］ ( 7)

这里，称 Aα 为 槇A 的 α-截集，它实际上是一个以 α 为

自变量且可信度水平不低于 α 的数据集合．

设有两个梯形模糊数 槇A 和 槇B ，相应的 α-截集分

别为 Aα = ［Aα
L，Aα

R］和 Bα = ［Bα
L，Bα

R］，则有

Aα  Bα = ［Aα
L + Bα

L，Aα
R + Bα

R］ ( 8)

Aα  Bα = ［Aα
L·Bα

L，Aα
R·Bα

R］ ( 9)

AαBα = ［Aα
L /Bα

R，Aα
R /Bα

L］ ( 10)

k Bα = ［kBα
L，kBα

R］ ( 实数 k ≥ 0) ( 11)

式中，符号、和分别表示梯形模糊数的加、
乘和除法运算( 下同) ．

根据文献( Kaufmann et al． ，1985 ) ，各种模糊数

都可以转化为 α-截集． 若令 Aα = ［Aα
L，Aα

R］为模糊数

槇A 的 α-截 集，则 槇A 的 期 望 区 间 可 表 示 为 ( Dubois
et al． ，1987; Heilpern，1992) :

EI( 槇A) = ［EI( Aα
L ) ，EI( Aα

R) ］ = ［∫
1

0
Aα

L ( α) dα，

∫
1

0
Aα

R ( α) dα］ ( 12)

若将期望区间的中值定义为模糊数的期望值，

则有( Dubois et al． ，1987; Heilpern，1992) :

EV( 槇A) = 1
2 ( ∫

1

0
Aα

L ( α) dα + ∫
1

0
Aα

R ( α) dα)

( 13)

2． 3 基于梯形模糊数的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

模型的构建

在式( 1) ～ ( 5) 的评价模型中，各参数都不同

程度地存在模糊性和不精确性． 因此，从理论上讲，

可以采用模糊数来刻画模型参数． 目前，在环境风

险评价领域，一些学者已将三角模糊数应用于风险

评价( 李如忠，2007; 樊梦佳等，2010 ) ，并取得了较

好效果． 但由于三角模糊数的相对最可能值仅是一

个点值，对于大量存在的峰值较为扁平的参数分

布，三角模糊数可能带来较大的模拟误差，甚至导

致失真． 针对这一问题，梯形模糊数却能给予很好

的解决 ( Freissinet et al． ，1998; Hanss，2002 ) ． 事实

上，对于暴露模型参数值，由于大量不确定性的存

在，人们往往会做出“大概在某一范围，且最有可能

在其中某一区间”的判定，故此以梯形模糊数表征

模型参数是合适的．
不妨以梯形模糊数模拟和表征式( 1) ～ ( 3) 的

各项参数，分别表示为 槇IRoral、槇IRinh、槇c、槇EForal、槇EFinh、

槇EFdermal、槇EDoral、槇EDinh、槇EDdermal、槇BW、槇AF、槇PEF、槇SA、

槇SL、槇ABS ． 于是，参照文献( 李如忠，2007 ) 的模型构

造方法，可以建立地表灰尘重金属长期日摄入剂量

的模糊计算模型( 限于篇幅，此处略去) ． 再由式( 7)

～ ( 11) 的运算性质，可以计算得到重金属长期日均

摄入剂量 槇Doral、槇Dinh 和 槇Ddermal ． 同样，若将重金属致癌

斜率因子 SF 和非致癌参考剂量 RfD，也定义为梯形

模糊数( 表示为槇SF和槇RfD) ，则可建立基于梯形模糊

数的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即:

槇R isk = ∑
m

i = 1
［槇Di

oral  槇SF
i
oral  槇Di

inh  槇SF
i
inh  槇Di

dermal 

槇SFi
dermal］ ( 14)

槇HI = ∑
n

j = 1
［槇Dj

oral槇RfD
j
oral 槇Dj

inh槇RfD
j
inh 槇Dj

dermal

槇RfD j
dermal］ ( 15)

由此，可以计算得到以模糊数表示的致癌风险

槇R isk 和非致癌风险H槇I ．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计算得到

的日均摄入剂量 槇Doral、槇Dinh 和 槇Ddermal 及致癌风险 槇R isk

和非致癌风险H槇I，均不再是隶属函数为线性形式的

梯形模糊数，而是具有非线性隶属函数的一般模

糊数．
2． 4 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等级判别方法

这里，若新构建的长期日摄入剂量模糊计算模

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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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的各个模糊参数都以 α-截

集来表示，则 槇R isk 和H槇I将是一个以可信度 α 为自变

量的区间数，即计算结果是一个与给定可信度水平

α 相应的区间值． 参照文献( 樊梦佳等，2010) 的处理

方法，由划定的风险等级标准，通过计算隶属度，可

以识别研究区域灰尘重金属污染的健康风险等级．
这里，设某一可信度水平下的模糊风险值为 ［R1，

R2］，则 ［R1，R2］对 ［Rk
L，Rk

U］的隶属度表示为

( 祝慧娜等，2009; 樊梦佳等，2010) :

A( k) =
| ［R1，R2］∩［Rk

L，Rk
U］|

| ［R1，R2］| ( 16)

式中，∩表示两个区间的交集; | | 表示区间的几何

长度; ［Rk
L，Rk

U］表示风险等级标准的第 k 个等级，

k = 1，2，…，n; A( k) 表示 ［R1，R2］对 ［Rk
L，Rk

U］

的隶属度．
从环境管理的角度看，在得到模糊风险值［R1，

R2］对各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后，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评价对象所属的风险等级． 在已有识别方法中，“最

大隶属度原则”是一种常用方法． 但该方法存在一

定的有效性问题，如当较大的两个隶属度值大小较

为接近时，在优劣评判上可能很难抉择． 鉴于此，有

学者 提 出 叠 加 隶 属 度 的 识 别 方 法 ( 王 焕 松 等，

2010) ． 在健康风险评价中，可以按照由高风险向低

风险等级的顺序，将等于和高于某一风险等级的所

有隶属度进行叠加，并将叠加隶属度首次大于或等

于 50%的风险等级确定为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等

级． 如果某一风险等级的叠加隶属度未达到 50%，

则表明研究区域的风险特征可能更接近于下一等

级． 以此依次判别，直至叠加隶属度大于等于 50%，

则将相应的风险等级确定为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

的健康风险程度．

3 实例研究( Case study)

3． 1 地表灰尘重金属含量

合肥市为安徽省省会，市区现有人口 156 万

( 2008 年) ，城区建成面积 224 km2 ． 2010 年 4 ～ 7
月，课题组对合肥市城区不同功能用地的 52 个点

位，采集不透水地面灰尘． 重金属 Cd 采用石墨炉

法，以 PE-AA800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 Zn、Pb、Cu
和 Cr 采用火焰法，以 WFX-130A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测定． 采用肖维涅准则( 郝瑞霞等，2006 ) 对灰尘

重金属含量进行数据检验，剔出异常值． 根据 SPSS
软件的频数分析结果，将频数较高的数据区间作为

最可能区间，以最小、最大值分别作为下限和上限，

构建重金属含量梯形模糊参数，即:

槇cCr = ( 43． 43，53． 11，99． 92，256． 92) mg·kg －1

槇cZn = ( 1071．42，1709．96，2266．66，4374．75) mg·kg －1

槇cPb = ( 34． 41，50． 44，150． 31，244． 62) mg·kg －1

槇cCu = ( 14． 25，25． 06，49． 70，299． 23) mg·kg －1

槇cCd = ( 1． 212，2． 030，3． 290，9． 642) mg·kg －1

3． 2 模型基本参数的选择

重金属 Zn、Pb、Cu、Cd 和 Cr 具有慢性非致癌健

康风 险，而 且 Cd 和 Cr 还 同 时 具 有 致 癌 效 应

( Ferreira-Baptista et al． ，2005) ． 但对于 Cr 和 Cd，美

国环保署( US EPA) 仅给出了呼吸途径致癌斜率因

子． 暴露量模型中，除灰尘重金属含量外的其它参

数，参考 US EPA 土壤健康风险评价方法( US EPA，

1989; 2002) 、北京市《场地环境评价指南》( 北京市

环保局，2007 ) 及相关研究成果( Acosta，2009; 常静

等，2009; De Miguel et al． ，2007; Ferreira-Baptista
et al． ，2005; 李如忠，2007; 王喆等，2008; 王宗爽等，

2009a; 2009b) ，构造梯形模糊参数．
参考 US EPA 推荐值，结合中国人的卫生习惯

和城市环境质量状况，对成人经手-口途径直接摄入

地 表 灰 尘 速 率 取 槇IRadult
oral = ( 100，120，125，150)

mg·d －1，儿 童 取 槇IRchild
oral = ( 200，220，230，250)

mg·d －1 ; 依据国内相关调查数据，成人长期暴露呼

吸 速 率 取 槇IRadult
inh = ( 13． 83，17． 21，19． 02，22． 04)

m3·d －1，儿童取 槇IRchild
inh = ( 5． 58，8． 50，9． 20，11． 36)

m3·d －1 ; 假 定 3 种 暴 露 途 径 的 暴 露 频 率 相 同，即

槇EForal
槇= EFinh

槇= EFdermal ，考虑到城市居民一年中大

多数时间都可能暴露在城市环境空间，为此参考北

京市《场 地 环 境 评 价 指 南》，对 成 人 取 槇EFadult =

( 300，330，340，350) d·a －1，对 儿 童 取 槇EFchild =
( 280，310，320，350) d·a －1 ; 令三种暴露途径相应的

暴露年限也相同，即 槇EDoral
槇= EDinh

槇= EDdermal ，参考

US EPA 推荐值，对成年人取 槇EDadult = ( 24，24，24，

24) a，儿童取槇EDchild = ( 6，6，6，6) a．
对人体特征参数，根据国内相关学者近年来的

大规模调查、统计数据进行取值，其中，成人平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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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取槇BWadult = ( 51． 5，58． 3，62． 1，73． 2 ) kg，儿童则

取槇BWchild = ( 12． 3，15． 5，16． 2，20． 8) kg． 对于暴露皮

肤面积槇SA，需要综合考虑性别、年龄、气候、季节等

的影响． 根据王喆等( 2008 ) 的调查结果，拟对成人

取槇SAadult = ( 1320，2110，2345，2940 ) cm2，儿 童 取

槇SAchild = ( 830，1110，1250，1440 ) cm2 ． 参考 US EPA

推荐值，对于非致癌物，成人平均暴露时间取槇ATadult

= 365( 24，24，24，24) d，儿童取槇ATchild = 365( 6，

6，6，6) d; 对于致癌物，平均暴露时间均按人均寿命

70a 计算，则有槇AT = 365( 70，70，70，70 ) d． 参数槇SL

也参照 US EPA 推荐值，即儿童取槇SLchild = ( 0． 2，

0. 2，0． 2，0． 2) mg·cm －2·d －1，成人取槇SLadult = ( 0． 07，

0. 07，0． 07，0． 07) mg·cm －2·d －1 ． 至于槇PEF和槇ABS，分

别取槇PEF = ( 1． 36，1． 36，1． 36，1． 36 ) × 109 m3·kg －1

和槇ABS = ( 1． 0，1． 0，1． 0，1． 0) × 10 －3 ． 地表灰尘各重

金属不同暴露途径相应的槇SF和槇RfD，采用 US EPA 的

推荐值． 为简单起见，将其表示为一般实数形式，具

体见表 1( 常静等，2009) ．

表 1 地表灰尘重金属不同暴露途径 RfD 和 SF

Table 1 Reference doses for non-cancer-causing metals and slope factors for carcinogenic metals

重金属 RfDoral / ( mg·kg －1·d －1 ) RfDinh / ( mg·kg －1·d －1 ) RfDdermal / ( mg·kg －1·d －1 ) SFinh / ( kg·d·mg －1 )

Zn 0． 30 0． 30 0． 06
Pb 3． 50 × 10 －3 3． 52 × 10 －3 5． 25 × 10 －4

Cu 4． 00 × 10 －2 4． 02 × 10 －2 1． 20 × 10 －2

Cd 1． 00 × 10 －3 1． 00 × 10 －3 1． 00 × 10 －5 6． 30
Cr 3． 00 × 10 －3 2． 86 × 10 －5 6． 00 × 10 －5 42． 0

3． 3 健康风险的度量与分析

3． 3． 1 致癌风险 根据式( 7) ，将上述模糊参数转

化为 α-截集，并代入重金属长期日摄入剂量模糊计

算模型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 在此基础上，利用梯

形模糊数的算术运算性质，定量评估合肥市城区地

表灰尘重金属污染的健康风险水平． 其中，致癌重

金属 Cd 和 Cr，需要分别针对个体在儿童期和成人

期经呼吸吸入途径的重金属暴露量进行估算，并将

计算结果分摊到整个生命周期( 70a) ，从而得到终

身日平均暴露量． 在此基础上，计算求得 Cd 的致癌

风险范围为 1． 74 × 10 －10 ～ 4． 96 × 10 －9，相应的风

险期望区间为［4． 05 × 10 －10，2． 57 × 10 －9 ］，期望值

为 1． 49 × 10 －9 ; Cr 的致癌风险值范围为 4． 15 × 10 －8

～ 8． 81 × 10 －7，期望区间为［7． 87 × 10 －8，4． 71 ×

10 －7］，期望值为 2． 75 × 10 －7 ． Cd 和 Cr 的致癌总风

险可能范围为 4． 17 × 10 －8 ～ 8． 86 × 10 －7，期望值为

2． 76 × 10 －7 ．
考虑到人们对致癌风险格外关注和敏感，本文

仅就致癌效应开展风险等级的识别． 目前，对于环

境健康风险，国内外都还没有一套公认的评价标

准． US EPA 认为在 10 －4 级别内的风险值都是可以

接受的，而国际防辐射委员会( ICRP) 推荐的最大可

接受风险值为 5 × 10 －5 ． 事实上，风险概念在本质上

是模糊的，是否具有风险性并没有明确的边界． 参

照 US EPA 和 ICRP 的推荐值，结合文献( 丁昊天等，

2009; 祝慧娜等，2009 ) ，提出具有模糊化的风险判

别标准，具体见表 2．

表 2 评价标准等级与分值

Table 2 Levels and values of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评价等级 评价标准区间 风险等级 备注

Ⅰ级风险 ［1． 0 × 10 －7，1． 0 × 10 －6 ) 极低 几乎不存在负面效应，适合人类居住

Ⅱ级风险 ［1． 0 × 10 －6，1． 0 × 10 －5 ) 很低 具有很低的负面效应，可忽略不计

Ⅲ级风险 ［1． 0 × 10 －5，5． 0 × 10 －5 ) 较低 具有较低的负面效应，需引起注意

Ⅳ级风险 ［5． 0 × 10 －5，1． 0 × 10 －4 ) 一般 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Ⅴ级风险 ［1． 0 × 10 －4，5． 0 × 10 －4 ) 较高 具有较高的负面效应，应引起重视

Ⅵ级风险 ［5． 0 × 10 －4，1． 0 × 10 －3 ) 很高 具有很高的负面效应，应采取必要的安全应对措施

Ⅶ级风险 ［1． 0 × 10 －3，5． 0 × 10 －3］ 极高 具有极强的负面效应，不适合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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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d 和 Cr 的致癌风险都很低，这里不妨以

可信度 α = 0 时的极端情景为例，说明风险等级判

别方法及表 2 评价标准的应用． 由式( 16) 和表 2，计

算得到 Cr 对Ⅰ级风险的隶属度为 0． 930，对其它各

评价等级的隶属度均为 0; Cd 和 Cr 致癌总风险对Ⅰ
级风险的隶属度为 0． 927，对其它各等级的隶属度

均为 0． 显然，此时无需再以叠加隶属度来判别所属

风险等级，最终判定合肥市地表灰尘重金属致癌风

险为极低水平． 不难看出，当致癌风险跨越 2 个或 2
个以上风险等级时，采用叠加隶属度应该能够更好

地识别出风险的等级．
3． 3． 2 非致癌风险 将梯形模糊参数值代入式

( 1) ～ ( 3) ，根据梯形模糊数的算术运算性质，分别

计算儿童和成人两个不同群体在各种暴露途径下

的非致癌重金属暴露量． 在此基础上，由危害商表

达式及不同暴露途径相应的参考剂量，计算出非致

癌风险值( 限于篇幅，具体计算过程从略) ，所得风

险模糊数变化区间( 即下限 ～ 上限值范围) 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各种暴露途径对应的风险上、

下限值悬殊很大，表明风险评价系统的不确定性显

著． 从风险的健康效应看，儿童遭受的健康威胁明

显高于成人，而且 Pb、Cu 和 Cr 的风险上限值都已

明显超出了 1． 0，表明合肥市地表灰尘重金属可能

已对儿童身体健康构成现实的危害． 而成人由于各

种途径的非致癌风险上限值均低于 1． 0，表明地表

灰尘对成人健康尚不构成威胁． 但无论是儿童还是

成人群体，手-口直接摄入带来的健康风险都远高于

其它两种途径．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勤洗手的

良好卫生习惯对于降低地表灰尘带来的健康危害

具有积极意义． 由式( 12) 和式( 13) 可计算出不同暴

露途径下非致癌风险的期望区间和期望值，结果见

表 4． 由表 4 可以进一步得到儿童非致癌总风险期

望值为 1． 888，大大超出了安全阈值 1． 0，表明合肥

市地表灰尘重金属确已对儿童身体健康构成危害．
其中，手-口直接摄入、呼吸吸入和皮肤接触途径风

险所占比例分别为 97． 8%、0． 1% 和 2． 1% ． 而成人

非致癌总风险期望值仅为 0． 278，远低于 1． 0 的阈

值限制．

表 3 不同暴露途径各重金属的非致癌健康风险变化区间

Table 3 Intervals of non-cancer risks under different exposure pathways

人群 重金属
不同暴露途径非致癌风险

手-口直接摄入途径 呼吸吸入途径 皮肤接触途径
非致癌总风险

儿童

成人

Zn 0． 026 ～ 0． 284 5． 41 × 10 －7 ～ 9． 50 × 10 －6 1． 09 × 10 －4 ～ 1． 64 × 10 －3 0． 026 ～ 0． 286

Pb 0． 073 ～ 1． 360 1． 48 × 10 －6 ～ 4． 53 × 10 －5 4． 01 × 10 －4 ～ 1． 05 × 10 －3 0． 073 ～ 1． 361

Cu 0． 038 ～ 2． 131 5． 33 × 10 －8 ～ 4． 85 × 10 －6 7． 27 × 10 －5 ～ 5． 47 × 10 －4 0． 038 ～ 2． 131

Cd 0． 009 ～ 0． 188 1． 83 × 10 －7 ～ 6． 28 × 10 －6 7． 42 × 10 －4 ～ 2． 16 × 10 －2 0． 010 ～ 0． 210

Cr 0． 107 ～ 1． 669 2． 30 × 10 －4 ～ 5． 85 × 10 －3 4． 43 × 10 －3 ～ 9． 61 × 10 －2 0． 112 ～ 1． 771

合计 0． 253 ～ 5． 632 2． 32 × 10 －4 ～ 5． 92 × 10 －3 5． 75 × 10 －3 ～ 1． 21 × 10 －1 0． 259 ～ 5． 759

Zn 0． 004 ～ 0． 041 4． 08 × 10 －7 ～ 4． 38 × 10 －6 1． 85 × 10 －5 ～ 2． 79 × 10 －4 0． 004 ～ 0． 041

Pb 0． 011 ～ 0． 195 1． 12 × 10 －6 ～ 2． 10 × 10 －5 6． 80 × 10 －5 ～ 1． 79 × 10 －3 0． 011 ～ 0． 197

Cu 0． 006 ～ 0． 215 4． 02 × 10 －8 ～ 2． 25 × 10 －6 1． 23 × 10 －6 ～ 9． 55 × 10 －5 0． 006 ～ 0． 215

Cd 0． 001 ～ 0． 027 1． 38 × 10 －7 ～ 2． 91 × 10 －6 1． 26 × 10 －4 ～ 3． 69 × 10 －3 0． 001 ～ 0． 031

Cr 0． 016 ～ 0． 239 1． 73 × 10 －4 ～ 2． 71 × 10 －3 7． 51 × 10 －4 ～ 1． 64 × 10 －2 0． 017 ～ 0． 259

合计 0． 038 ～ 0． 719 1． 73 × 10 －4 ～ 2． 71 × 10 －3 9． 65 × 10 －4 ～ 2． 23 × 10 －2 0． 039 ～ 0． 743

3． 4 讨论

本研究对于灰尘重金属仅考虑了 Cd 和 Cr 的致

癌效应，由于二者相应的致癌风险都很低，为了展

示健康风险等级识别方法的使用，笔者就以 α = 0
时的极端情景为例进行了探析． 但在环境管理实践

中，人们往往更加偏爱于可信度水平相对较高的数

据信息，因此，对于重金属或其它致癌物污染相对

较为严重的情形，不妨对较高可信度水平( 如 α≥
0. 8) 开展健康风险等级的判别． 从这点来说，采用

梯形模糊数定义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参数，提高了模

型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但如何构造梯形模糊参数，

还没有一个通用的方法( Masson et al． ，2006 ) ，本研

究提出的根据频数分析结果构造灰尘重金属含量

模糊参数的方法，具有形象直观、易于操作的优点，

同时也可以克服由人为主观性带来的影响． 很显

然，相对于传统的确定性评价方法，模糊评价模型

不仅可以得到健康风险的变化区间，也可以同步得

到相应风险水平的隶属度，从而在刻画各参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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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同时，又能准确地揭示研究区域重金属污染

的健康危害，这是确定性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相对

于随机模型，采用梯形模糊数度量风险水平，对数

据信息的丰富程度和数据分布的精确程度都没有

过高的要求，从而提高了模糊评价模型的实用性，

这是随机模型所不及的． 从梯形模糊数的定义可以

看出，无论峰值呈扁平状还是呈尖状的参数分布，

梯形模糊数都能够给予较好的表征和刻画． 如本研

究 中，重 金 属 含 量 槇cCr = ( 43． 43，53． 11，99． 92，

256. 92) 和 槇cPb = ( 34． 41，50． 44，150． 31，244． 62)

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很显然，这两个参数的峰

值都很扁平，若以三角形模糊数表征，势必带来较

大的误差． 由于三角模糊数可以看作是梯形模糊数

的特殊形式( 即峰值为一点值) ，因此，基于梯形模

糊数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较三角模糊模型，具有更

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表 4 不同暴露途径下非致癌健康风险的期望区间及期望值

Table 4 Expected intervals and expected values of non-cancer risks under different exposure pathways

人群 重金属
手-口直接摄入风险

期望区间 期望值

呼吸吸入风险

期望区间 期望值

皮肤接触风险

期望区间 期望值

儿童

成人

Zn ［0． 044，0． 184］ 0． 114 ［1． 10 × 10 －6，5． 75 × 10 －6］ 3． 43 × 10 －6 ［2． 04 × 10 －4，1． 02 × 10 －3］ 6． 12 × 10 －4

Pb ［0． 114，0． 916］ 0． 515 ［2． 84 × 10 －6，2． 89 × 10 －5］ 1． 59 × 10 －5 ［7． 09 × 10 －4，8． 43 × 10 －4］ 7． 76 × 10 －4

Cu ［0． 068，1． 068］ 0． 568 ［1． 16 × 10 －7，2． 33 × 10 －6］ 1． 22 × 10 －6 ［1． 45 × 10 －5，2． 65 × 10 －4］ 1． 40 × 10 －4

Cd ［0． 015，0． 154］ 0． 085 ［3． 86 × 10 －7，3． 41 × 10 －6］ 1． 89 × 10 －6 ［1． 43 × 10 －3，1． 20 × 10 －2］ 6． 73 × 10 －3

Cr ［0． 150，0． 979］ 0． 565 ［3． 94 × 10 －4，3． 27 × 10 －3］ 1． 83 × 10 －3 ［7． 01 × 10 －3，5． 52 × 10 －2］ 3． 11 × 10 －2

合计 ［0． 391，3． 301］ 1． 847 ［4． 24 × 10 －4，3． 31 × 10 －3］ 1． 85 × 10 －3 ［9． 37 × 10 －3，6． 93 × 10 －2］ 3． 94 × 10 －2

Zn ［0． 007，0． 027］ 0． 017 ［6． 90 × 10 －7，2． 91 × 10 －6］ 1． 80 × 10 －6 ［3． 70 × 10 －5，1． 81 × 10 －4］ 1． 09 × 10 －4

Pb ［0． 017，0． 136］ 0． 077 ［1． 80 × 10 －6，1． 48 × 10 －5］ 8． 31 × 10 －6 ［1． 28 × 10 －4，1． 22 × 10 －3］ 6． 75 × 10 －4

Cu ［0． 010，0． 157］ 0． 084 ［7． 30 × 10 －8，1． 17 × 10 －6］ 6． 23 × 10 －7 ［2． 63 × 10 －6，4． 86 × 10 －5］ 2． 56 × 10 －5

Cd ［0． 002，0． 016］ 0． 009 ［2． 43 × 10 －7，1． 73 × 10 －6］ 9． 85 × 10 －7 ［2． 59 × 10 －4，2． 13 × 10 －3］ 1． 20 × 10 －3

Cr ［0． 022，0． 145］ 0． 083 ［2． 50 × 10 －4，1． 66 × 10 －3］ 9． 56 × 10 －4 ［1． 26 × 10 －3，9． 78 × 10 －3］ 5． 52 × 10 －3

合计 ［0． 058，0． 481］ 0． 270 ［2． 53 × 10 －4，1． 68 × 10 －3］ 9． 68 × 10 －4 ［1． 69 × 10 －3，1． 34 × 10 －2］ 7． 53 × 10 －3

此外，在暴露量计算模型其它参数的选择和定

义上，特别是在受体基本特征方面，本研究立足于

国内近年来的调查研究结果，以期更好的贴近中国

人群的实际状况． 但由于现有健康风险评价理论研

究的局限性，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群的权威性暴露参

数数据信息的匮乏，使得暴露量计算模型参数的选

择和梯形模糊参数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 另需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对地表灰尘中 Zn、
Pb、Cu、Cd 和 Cr 等 5 种重金属的环境健康风险进行

评价． 但城市地表灰尘中能够带来人体和生态环境

健康危害的污染物绝不局限于这几种，如多环芳烃

( Mahmoud et al． ，2008) 、邻苯二甲酸酯( 陈丽旋等，

2005) 以及其它重金属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因

而合肥市地表灰尘环境健康风险可能会更高． 由于

合肥市地表灰尘已对儿童身体健康构成危害，在培

养儿童勤洗手等卫生习惯的同时，加强城市环境卫

生整治十分必要． 虽然本研究仅是就地表灰尘重金

属污染，采用梯形模糊数开展健康风险定量评估，

但由研究过程来看，这一基本原理同样可用于水环

境健康风险评价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4 结论( Conclusions)

1) 基于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系统的模糊性、不精

确性，以及三角模糊数在模拟和表征健康风险评价

方面的不足，将梯形模糊数引入地表灰尘重金属污

染健康风险评价，构建了带梯形模糊参数的健康风

险评价模型，并提出了风险等级识别方法和判别标

准． 将上述不确定性模型与方法应用于合肥市地表

灰尘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采用梯

形模糊数模拟和表征环境健康风险，理论上可行，

计算结果可信，从而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
2) 从计算实例可知，目前合肥市地表灰尘中重

金属 Cd 和 Cr 的致癌风险均较低，期望值分别为

1. 49 × 10 －9和 2． 75 × 10 －7，两者的致癌总风险上限

也仅为 8． 86 × 10 －7，低于可接受风险下限 10 －6 ． 但

重金属 Zn、Pb、Cu、Cd 和 Cr 对儿童的非致癌总风险

已相当高，期望值高达 1． 888，超出了安全阈值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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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合肥市地表灰尘确已对儿童身体健康构成危

害． 由于手-口直接摄入带来的健康风险明显高于其

它两种途径，因此，养成勤洗脸、勤洗手的生活卫生

习惯非常重要．
3) 构造梯形模糊参数是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

评价模糊模型的关键环节，本研究提出的基于频数

分析结果定义梯形模糊参数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人为主观性的干扰． 实际应用中，也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它构造方法，对此还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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